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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海摇蓝
重爱Ⅱ

引摇子

初升的朝阳，渐散的晨霭，令人舒爽的清夏凉风，

啊———又是新的一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的心，却依旧是八年前的那颗，灰色的，不知喜

悲，冰冷的，毫无感觉。

他也会笑，微笑，浅笑，大笑，长笑，却笑得那般茫

然；他也会去应酬交际，更是一刻也不歇地投入到永无

止境的繁忙工作中，却总在不经意间，又如一抹无依无

靠的游魂，心绪飘啊飘啊飘到未知的空间，只留下一副

活动的躯壳，毫无感觉地重复着在人间的生活，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拖着缓慢的步伐，颀长瘦劲的身躯在淡

金的朝阳里缓缓前行。俊秀的男性脸庞上的线条犹如

雕刻一般的，永远是淡漠抿紧的薄唇，高挺的鼻梁，浓墨

的剑眉。总体形容，他是一位颇具成熟男子气质的人，

浑然天成的高贵气势，鲜少有人能与之匹敌。只是，在

那形若鹰隼之目的黑眸中，乌黝的眸恍若一潭深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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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无动，无情无意，毫无一丝生气。无形之中，与他人隔

开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如往日般，唐沂泱慢慢走在通往公司的便道上。从

八年前的那个夏日开始，他便再也无法自己驾车行驶，

偶因公务不得不外出，他会乘地铁，乘火车，或乘坐他的

私人直升飞机，或步行。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轿车跑

车，他再也不坐。

若是八年前，他不去考驾照、不开着父亲新送的跑

车，不带他的梅清去吹海风，该多好！

抹一抹剧痛的额头，灰暗的心依旧沉于八年之前的

夏日，陷在那个噩梦里。

那如同今日般的灿烂朝霞，那如同今日般的淡金初

阳，清新的海风，洁白的沙滩，啊，还有梅梅那轻脆甜美

的笑声，就如刚刚飞出小巢的娇鹂在兴奋地啼叫，犹如

细细的清泉，叮叮咚咚地敲击着冰凉的玉阶⋯⋯

那是他这二十六年生命里，所听到的世界上最美最

悦耳的笑声。

可就在这最美丽的清清脆笑里，车———翻了。

天暗了，风止了。他的青梅竹马，他的贴心爱人，他

的新娘，他的梅清，在笑声中离他而去。

那一刹那，那血溅海滩，那车翻人飞的一刹那，永永

远远地定格在了他心中，永永远远盘踞在了他的梦中，

无时无刻，每分每秒，永不停止地、一寸一寸地蚕食着他

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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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他的一时忘形，不是他的一时失手，车不

会失控，不会撞到礁岩，不会———梅清，他的梅清，他心

爱的梅梅，也不会死。

自责，悔恨，悲恸，已紧紧缠了他八年，陪伴他走出

大学校门，陪伴他走进成人的社会，陪伴他跨进唐氏集

团，陪伴他成为跨国集团的新一代领导者。好似毒蛇毒

蔓，紧紧缠绕在他身上心中，令他无一刻能摆脱，也无力

摆脱⋯⋯

梅清，我心爱的梅梅，是我，负了你一生。

⋯⋯

淡淡的朝阳，静静笼着他寂落的身影，暖暖的阳光，

披了他一身，却照不进他封闭的心，撒不进他冰冷的思

绪。

颀长劲瘦的身躯，依旧缓缓拖步在无人的朝阳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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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摇子

往日空旷、寂寥的大厅，今日却如乡村的集市一般，

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美酒佳肴，俊男靓女，舞影婆

娑，珠光美饰⋯⋯

无聊的宴会！

无趣的话题！

斜倚在人较少的大理石基柱旁，他不耐地轻晃着杯

中酒液，皱着剑眉，漠然地注视着身前喧笑轻语的各色

人流。

“嗨，老大，别这样子嘛，你看一下周围，有多少美女

在向你放电。来，笑一个，麻烦你笑一下，就算替咱们红

阳做做广告啦！”好笑地用手肘撞撞这个大石雕，娃娃脸

的刘扬低劝着。

“何时我的红阳成牛郎公司了？”冷睨自己的下属兼

贴心好友一眼，唐沂泱闷声。本不该来参加这见鬼的什

么夏日盛宴的！

“哈，老大，别这么贬咱们嘛！”一边朝远处的各方美

女点头致意，刘扬一边笑，“好歹红阳也是数一数二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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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集团，用不着咱们施美男计，这客源财源也如滔滔

长江水，滚滚涌进啊，何若说咱们卖笑呢？”只是多礼貌

地笑上一笑，也有好处，谁让现代社会商场上的女强人

愈来愈多呢？

“那你现在是正在做什么？”瞅着好友不断地乱扔桃

花，唐沂泱冷笑，“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业务部的业绩真

的是阁下凭实力争来的？”

“老大———”帅气的娃娃脸一下子垮了下来，“你这

是在污辱你忠心耿耿的爱将耶！”士可杀，不可辱！

“哦？是吗？”抿一口清酒，唐沂泱挑挑眉，“我说你

什么了吗？没有呀！”

“老大———”无力地举起白旗宣告失败，“看在宴会

有几百双‘耳朵’的分上，麻烦您老人家高抬贵手，放过

在下小生，饶小的一命。”他可不想荣登明日的八卦排行

榜———红阳高级主管、本年度亚洲区十大黄金管理人

之———刘扬，被指有“卖春”嫌疑！

哈，他不用活了。

“哦？我说要要你一命吗？”一口干尽杯中酒，将水

晶杯塞给眼前的讨厌鬼，大爷他起驾去厅外的院中透气

去了。

“老———”长叹一声，刘扬深感无力。硬扯沂泱来赴

宴，难道又以失败告终？八年了！自从那位美丽的唐府

新娘出车祸身亡之后，沂泱心中眼里便再也没了别人的

存在，少了笑容，少了活力，整日如抹游魂般行走于人世

·５·



间。自责，赎罪，八年了，沂泱还没有走出心中的阴影

吗？

“刘先生？”扑鼻的香气袭过来。

“啊，林小姐，好久不见。”沉于过往的娃娃脸迅速扬

起笑容，迎上宴会的女主人。

“好久不见。”高挑的魔鬼身材，盈盈媚目，妆点完美

的脸庞上透着女强人的傲气。

“林小姐越来越漂亮了。”主子不在，他只得担负起

外交的伟大使命。

“谢谢。刘先生最近工作的也不错呀！恭喜你荣登

本年度亚洲区‘十大黄金管理人大榜’。”林媚灵一笑，媚

目四顾。

“呵呵，哪里敢当。还不是我们老板对此不感兴趣，

我才成了替死鬼。”脸上挂着笑，一派从容地应对着这既

美丽、又强悍的商界女强人。

“啊，说到这里，顺便打扰一句，唐总裁呢？刚刚我

似乎瞧到他的身影了，他没同你一起呀？”话讲得轻松又

不经意，却是来与刘扬降尊纡贵寒喧的重点。

“哦，唐总裁有点不舒服，大概是去休息室静一下，

没有同林小姐打招呼，勿怪。”微微歉身一笑，不想告之

老大的去向。

唉，他刘扬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要钱有钱，要才

有才，怎么就得不到女人们的垂青呢？天下不止唐沂泱

一个男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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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不舒服？那我这个主人可就失职了，我还是

去看一下好了。”林媚灵顾不得再寒喧，匆匆点一下头急

行往休息室方向去了。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耸耸肩，早知倾心老大的美人们会有何等反应。算

了，随她去好了！瞄一眼腕表，也到了退场的时间了。

一转身，准备去庭院寻老大，一同打道回府。

“呀———”

“啊———”

两声怪叫同时响起，幸亏厅内舞曲飞扬，又地处一

角，没引来多少注目。

“对不起！对不起！”一身侍者服饰的女孩子一手抱

着托盘，一手猛摆，“先生，太对不起了！要不要紧？”圆

睁的杏眸里满含歉意，真该打！为什么只顾欣赏厅中摆

饰，却不留点神看看路？这下好了，一盘鲜红的奶油蛋

糕全抹到别人身上去了。

“没事、没事。”咬咬牙，头开始隐隐作痛，他的亚曼

尼！这套米白西服今日是第一次拿出穿耶。瞪着胸前

一摊触目的艳红，刘扬气得要死。

“太抱歉了，我帮您擦擦吧。”抱着托盘左掏右摸，女

侍者遍找不出可以擦拭的纸巾。

“不用了。”皱眉扫一眼四周，已有人开始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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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扬忙快步移出大厅，眼尖地瞄到老大在树阴下的身

影，立即奔了过去。身后，那位小个儿女侍者紧跟在后，

他也顾不得她了。

“阿扬？”唐沂泱微讶地看着他一身狼狈，“怎么弄成

这副样子？”

“撞到灾星啦！”咕哝一声，“老大，借手帕用一下。”

以后出门，他决定了，还是穿雨衣比较安全。

“我也没带。”皱眉。

“啊，这个给你用。”紧随其后的小个子女侍歉意地

将头上的方巾解下递上去。

唐沂泱不由一怔，颤颤唇没有说不出话来。是、

是———

“沂泱？”没去接手旁的巾子，刘扬皱起眉，担忧地瞧

向有些失常的唐沂泱。

“这位先生———”小个子女侍鼓一鼓唇，小声轻唤：

“喂，这位先生。虽然我不小心撞了你，是我的不对，可

你也要有点君子之风嘛。手帕你到底用不用？”挥一挥

捏在指中的小方巾。

刘扬再次仔细地瞧一眼浮动愈来愈大的唐沂泱，叹

一口气，慢慢转过身，“小姐，你这叫歉意吗？”心中也开

始震惊，太像了！世上怎会有这般相似的———声音？！

“当然啦！不然我丢下工作偷溜出来做什么？”小个

子女侍皱皱小圆鼻头，盯着刘扬胸前的那摊红渍，很想

再次诚肯地讲些歉意之辞。毕竟，是自己失手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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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可，越看越觉好笑，哈，真像米白的布上爬着一只红

色的老鼠。”呀呵呵，呵呵⋯⋯”忍不住笑起来，“对、呀哈

⋯⋯对不起！我不是、是要笑你的，呵呵⋯⋯”

似清灵灵的水晶风铃，被风轻轻一吹，便漾出悦耳

的美音来，又犹如初春的黄鹂，在兴奋地啼叫⋯⋯

如遭雷击，一前一后的两名男子，顿时立如石雕。

“呀呵呵⋯⋯”猛地止住脆笑，小个子女侍也觉察到

了两人静穆的神情，不由脸上一红。本就是自己的错，

理亏的也是自己，再这么笑。“呃，对不起。”偷偷吐吐

舌，耸耸肩，有些不好意思。

“没、没关系！”清清嗓，刘扬硬起头皮，“没关系，洗

一洗就好。”回头看一眼那个呼吸愈发急促的人，心一

跳，忙道：“小姐，你快回宴会厅吧！我看厅里好像很忙

呢。”

“啊，那我先走了！”也确实出来有一刻钟了，再待下

去，领班该发火了！顾不得再道歉了，转身便往回跑，跑

几步又转回头，“这位先生，我叫谷长安，在安蓝礼仪公

司上班。你的衣服我会赔的！”说完就如风一般，急急刮

回宴会厅去了。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静默一刻，直到那位小个子不见影了，刘扬才艰难

地转回身，语带警告，“沂泱，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孩而

·９·



已。”噩梦，恐将再次重复上演。

“我要她。”凝着谷长安离去的方向，唐沂泱眸中的

空洞一如往常，但却又有一股狂热在快速凝集。

“她同———梅清没有一丁点的相似之处！”只除

了———

“有！她有梅梅的声音！”他魂牵梦索，他夜夜梦中

的天籁。

“那不是梅清的声音！”忍不住地握紧唐沂泱的双肩

狠狠用力，“那只是你的幻听而已。沂泱，清醒过来吧！

梅清已死了，死了！你想想，你好好想一想，这八年，你

做的还不够吗？你还要再疯狂到什么时候？！”

八年来，唐沂泱如疯似狂，疯狂地寻找着梅清的影

子：眼睛相似的，他要；头发相似的，他要；红唇相似的，

他要；甚至，仅为了与梅清身上相同位置的一颗小痣的，

他也要！

他的热情如火，将他的猎物轻易地收纳于掌中，任

他于取于求；他的冷漠无情，三两天便腻了的撒手一丢，

又伤透了多少深陷的女儿心。

“沂泱，梅清死了，她若在世，也绝不会希望你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的。”

“梅梅没死！”唐沂泱双手用力一挥，将握住双肩的

手一把震开，“她没有死！她永远活着，她永远活在我这

里！”大手紧握成拳，用力地捶往胸口，俊秀的脸庞上青

筋欲爆，眸中燃起熊熊烈火，“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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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自己，决不原谅！”他用力喘

息，炽烈的乌眸紧紧盯向贴心好友，“阿扬，我要那个女

人。帮我，请你帮我！”

他自责，他要赎罪，他要将没能给梅梅的一切幸福，

全部献给那些与梅梅相似的女人。

“沂泱———”无力地坐在地上，刘扬再无劝的气力，

“清醒一下吧！那是意外，谁都不怨。”要怨，也只能怨上

苍，是他一个恶意的玩笑，让刚成婚的少年爱侣阴阳两

隔。

“好，我再帮你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刘扬闭目长

叹，“我会摸清这个女孩的一切。”他的心也已变冷，为了

好友，他将又一次充当刽子手，将又一个的无辜女孩推

入人为的梦幻浪漫，再亲手将她的心中梦幻狠心打碎。

这恶意的玩笑，上天几时才肯收手？

属于唐沂泱的幸福，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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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一切交与你了。”

换好便服挽着新娘子步出宴客的主厅，唐沂泱唇角

噙着淡淡的笑。春宵一刻值千金，他要好好把握，才不

肯将时间浪费在无聊地与人寒喧之上。忆起八年前与

梅清未及洞房便相隔阴阳，心中一黯。

“那是自然啦！”刘扬摆摆手，嬉笑着朝新娘子眨眨

眼，“长安，要多承受一点了，噢？”意有所指，羞红了谷长

安的圆脸。

“阿扬！”唐沂泱笑着瞪好友一眼，低头柔声相劝，

“长安，别理这个疯子，咱们走吧。”

“刘大哥再见。”冲刘扬挥挥手，长安顺从地跟在唐

沂泱身旁，从旁门溜出饭店，走了两步，忽回头俏皮一

笑，“刘大哥，今晚的美女不少，你的桃花不要乱砸一气

哟！噢———”学他的语气，声音拉得长长的。

“谷长安！”刘扬咬牙一笑，却也无可奈何。谁叫他

今晚好死不死的是婚礼上的惟一男傧，身负安慰失意女

人们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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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斗嘴了！”拍拍正大

做鬼脸的新娘子，唐沂泱故意重重叹一口气，“老婆，今

夜我才是你应该注目的焦点吧？”她不该忘记了今日是

两人的新婚大喜之日吧？

“我、我知道啊！”一下子由俏皮小女人又变成了羞

答答的小娘子，长安低头微笑，“唐大哥，对不起啦！”

“为什么要讲对不起？”大掌轻握住那热烫的素手，

唐沂泱与长安顺着松林道漫步，“长安，你嫁了我，我要

了你，咱们便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需要客气的，记住了

吗？”

“嗯。”相握的两手随着脚步一摇一摇的，心也在风

中飘啊飘，好似在梦中飞。她，嫁给了唐、沂、泱！

一个小小的平凡人，竟嫁给了世人眼中的天之骄

子，孰梦？非梦？

“想什么呢，笑得这么甜？”侧首望着身旁并行的小

女人，三个月前他和她甚至是素不相识，而今却已是他

的妻子，他也笑了，“今晚的洞房花烛夜？”微俯身，将炙

唇贴上长安的耳际。

“呀！”一下子跳开一步，对他时不时的亲密还是不

太适应，“唐、唐大哥，有人会看到啦！”这是人来人往的

大街耶。

“怕什么？”手劲一吐，将小女人扯进怀里，大掌缠上

她的腰，“你看，哪一对情侣不是亲亲热热的？再者，咱

们是夫妻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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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我还是不太习惯啦。”几乎将脸埋进那宽厚

的胸膛，长安低声咕哝。

“什么？大声一些好吗？”好笑地搂着小女人继续前

行，唐沂泱柔声地安抚害羞的妻子，“累不累？今日站了

一整天。”身为唐氏红阳集团的惟一继承者，婚礼自然是

隆重有之，热闹有之，奢华有之，宾客多之数不胜数。

难为了长安，不喜热闹的她，却要陪他在镁光灯下

让数之不尽的陌生人评头论足。

“还好啦。”素手悄悄覆上腰间的大手，她轻笑，“唐

大哥，你累不累？”从早到晚作为新娘子的她，至少在更

换礼服时能坐下休息一刻，而他，却没有她的好命。一

整天，站在他身旁，看唐大哥含笑与许多的来客交谈，无

一点的不耐，她就好佩服。

“我早习惯了！长安，你喊我什么？”挑眉。

“唐大哥呀！”她也挑眉，她一直这么称呼他的啊，从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起。

“还唐大哥？”含笑望着她，伸指捏捏她的圆润鼻头，

似笑非笑，“咱们如今是夫妻啦。”

“那又怎样？”皱皱鼻，紧张的情绪渐渐放松下来。

嘻，唐大哥。

“怎样？”复挑眉一笑，“长安，你很不敬业哦。”

“可我喊习惯了啊。”她嘟唇。

“不行，换一个称呼。”长指划过那红润的唇，他暗

叹，他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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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歪头细思，眸子一转，眼一亮，“大哥！”

“大哥？”唐沂泱险些大笑，“长安，我可不想让别人

错认了我们的关系。”长指顶高她圆圆的下颌，炙烈的眸

一眨也不眨，“唤我沂泱或———泱。”

“不。”想也不想就否决，差点在那炙烈的视线下融

成一摊春水。

“不？为什么？”露出整齐的白齿，刚硬的唇角上勾

成弧。

“我最爱唤你‘唐大哥’啦，不改！”

“哦？”不由止下步子，唐沂泱低首，贴上那小巧的元

宝耳，“今晚我俩共度洞房花烛时，喊唐大哥，你不觉得

别扭吗？”意乱情迷地想听她的羞涩笑语。啊，他最爱的

笑声，他最爱的。

“不要讲啦！”轰———脸上顿时燃起万丈大火，耳上

那炙热的气息让她不由得心慌神颤，“唐、唐大哥，我饿

啦！”再同他扯下去，她怕会真的烧起来。

“饿了？”叹息着拥紧脸红了的小女人，他继续前行，

住所已在不远处，“等一下到家再吃饭，好不好？”不再继

续先前的话题，怕小妻子真的羞昏过去。

“啊———”眼珠子一溜，长安止住前行的步子。

“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从这个路口向东转，就是一条夜市

小吃街耶！咱们去那里吃好不好？”乞求的乌眸可怜地

瞅向身旁高大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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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他想也不想地拒绝，那所谓的夜市岂是他

这般的天之骄子去的地方？他不会自降身价的。从小

所受的贵族教育，阶级之分早已深植内心。

“为什么？”她赖着不走。

“你说呢？”哼一哼，“长安，请你敬业一点好不好呀？

你不会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而你和我又是什么身份

吧？”

“啊———”一把捂住大张的唇，她歉意地笑笑，讨好

地说，“唐大哥，不好意思耶！”她大概是全天下最脱线的

新娘子吧？

“哟，终于知道不好意思了？”笑睨她一眼，用指敲敲

她的小脑瓜，唐沂泱拥她步入大厦，掏出磁卡刷开电梯，

将她推进去，按下三十层键，忍不住地笑开，“等一下用

行动向我表示歉意就行了。”娶一位少根筋的小妻子，对

他，或对她，也许都不是坏事。

“唐大哥！”鼓起脸颊瞪他。

“好、好，我投降，我投降，成了吧？”飞快地啄一下那

张红唇，诱她继续讲话，“真饿了？”

“是啊，从昨天晚上我就紧张得吃不下一丁点的东

西耶！”因为从没经历过那种大场面嘛！

“啊，好可怜。”抚过那水润的圆脸，唐沂泱叹笑着揽

腰抱起她，“好，我煮饭给你吃，成不成？”将小女人抱出

电梯，步到这一层惟一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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